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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央视名嘴”

白岩松：谨慎地为中国公益鼓掌，
我们仍在建章立制的途中

《公益时报》：这些年你是慈
善公益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担任
公益组织的理事、出任公益形象
大使等。 你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公
众的慈善公益启蒙程度如何？

白岩松 ：从某种角度来说，
要看怎么看，我觉得是一个 AB
面。如果从 A 面的角度来说，大
家习惯把 2008 年汶川地震当
成是中国公益慈善“元年”，就
此而言， 我们的这段路程至今
并不算长。 但如果要说它的 B
面的话， 我却也觉得有非常大
的跃进了， 这种跃进要看怎么
去看。 似乎大家不做点公益、不
说点公益，就没有跟上潮流、与
时俱进， 每一个机构都似乎要
跟它沾上点边儿， 这也不一定
是最好的状态。

2008 年汶川地震之后，我跟
（徐）永光、（王）振耀经常在一起
探讨。那个时候我就提出一个概
念， 我说未来 10 年到 20 年，中
国公益慈善最重要的不是捐多
少钱、多少物，而是“建章立制”，
予以行业整体的规范。 唯有如
此，将来中国的公益慈善才可以
走得更好更远，更重要的是走得
更稳。我觉得当下我们依然在这
条路上。

《公益时报 》：近几年 ，不少
媒体人开始介入公益并创立自
己的品牌。 赞同者认为公益品牌
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具有天然
发展壮大的优势；质疑者觉得媒
体人创办自己的公益品牌，自然
会借助自有资源传播，与其他公
益从业者不能形成平等竞争。 你
怎么看？

白岩松： 我比较同意后者。
这几年我也一直在强调这一
点———我反对媒体人自身直接
去做公益品牌。

媒体是社会公器，即便是你
表面看上去在做对社会有益而
且是合理的事情，但这其中也有
某种越位。 所以我个人还是觉

得，媒体最好是为中国的公益慈
善事业摇旗呐喊，而且给予公平
地关注，添柴加火。 更重要的还
有监督中国公益慈善建章立制
的过程以及这个领域中存在的
阴影、问题和错误，这才是媒体
更大的一个责任。

当然，这个事情也要一分为
二地看。 如果你已经离开了媒
体，转型去做公益，那没一点问
题。 但如果还是在媒体里边，做
自己的公益品牌，那我觉得这里
就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何保
证你不会利用自身的社会公器
达成你自己的想法？ 所以，这里
的确有需要警觉和思考的地方。

《公益时报》：明星公益呢？
白岩松：我觉得明星公益当

然应该做，而且是应该发自内心
地真诚地去做。 而不是说，这个
明星某些方面的行为可能是要
减分的，想通过做公益把自己的
负分变成正分，或者通过公益满
足自身其他的一些想法。 不能说
因为你做了公益，连带你所有其
他的事情就都 OK 了。 这个还需
要假以时日，使其渐趋法制化和
规范化。

《公益时报》：时下机构传播
和品牌建构对很多公益组织是

比较头疼的问题。 作为媒体人 ，
您是否可以给他们支支招？

白岩松：我觉得恰恰相反。当
下这个互联网时代， 公益组织本
身已经拥有太多去传播自己的机
会， 包括去讲好自己的故事和搭
建自身平台， 这跟过去已经完全
不一样了。 过去一提到公益组织
要想发展， 可能更多的是依靠政
府和媒体， 如果没有这两个因素
作为辅助的话， 恐怕很难让社会
公众知晓，而现在不一样了。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
时候出问题的环节恐怕也恰在于
此。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所谓的“悲
情营销”，还有将自己现状描述得
十分被动，说自己“社会筹款难，
捐赠收入极低”，回头有关部门一
查，其实他们资金还是很充裕的，
这些都是问题，漏洞也不少。因为
互联网在中国起步、 发展时间并
不长， 互联网公益同样存在建章
立制的相关问题。

至于说到公益组织如何更
好地去传播自己，我认为最好的
传播方式是不要求大，从一个社
会需求入手，找到真正需要你的
人和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把这事
情扎扎实实地做好，而不是讲一
个特别漂亮的故事， 却很难落

地。 我觉得无论时代怎么变迁，
坚持务实———依然是最好的一
种传播。

《公益时报》：但如果一家公
益组织的社会影响力不够大，那
么筹款也会相对困难一些，现实
操作中可能确实面临这样一种
问题。

白岩松：我不主张公益组织
一定要把自己做多大，因为随之
而来的危险可能更大。 应该去关
注具体的人、具体的事，这需要
有一个长跑的进程。 都想一口吃
成个胖子， 危险就会在此间诞
生。 这看似是个很好的问题，，但
我觉得危险也正隐藏其中。

《公益时报 》：近年来 ，中国
企业家践行社会公益从昔日的
捐钱捐物到现在逐渐更为关注
公益项目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且
“企业家精神” 也被更多地加以
提倡和推广。 对此，你的观察是？

白岩松 ： 我谨慎地鼓一下
掌，但同时我觉得还需要厘清很
多的关系。 我认为，在一个健康
的社会，企业家在合法合规的情
况下创造更大的利润、解决更多
人的就业， 本身就是非常牛的

“公益”。 因为回归“公益”本身的
内涵， 就是要让更多的公众受
益，就业是民生的第一问题和第
一要义。

这些年，我也在强调这样一
个观点：但凡优秀的企业，他们
生产出优秀产品并且获得了广
阔的市场，大部分是击中了人们
的需求，所以它天然具有“善经
济”的特点。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
企业生产的产品都可纳入到“善
经济”的范畴内———暴力的游戏
就不算、完全没有效果的补品就
不算、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的就不
算，三鹿奶粉更不算，那是犯罪。
但是相当大比例的人类历史上
优秀的产品本身就填补了人们
需求的空白，极大地改善了人们
的生活。

我觉得社会不要去绑架企
业。 一个企业它即便不做你认可
的“公益”，只要它把企业做得非
常好，而且生产的产品不仅改善
了人们的生活，并解决了相当多
人的就业， 这就是它最大的公
益，是最优秀企业家排在第一位
的品性。

如果你一开始就要求比尔·
盖茨去做公益、 去成立基金会，
他恐怕就不会成为世界首富，他
也就没有能力去做很多的公益
慈善，更重要的是在他最年富力
强的时候，如果他没有专注于企
业发展，他也不可能把自己的企
业变成行业老大。 所以你说哪一
个重要呢？

《公益时报》：那你觉得为什
么比尔·盖茨在完成了事业的发
展和财富的积累之后，又转投公
益呢？ 是觉得自己人生价值变化
的节点到了吗？

白岩松： 我相信一个人到一
定程度都会很明白一个道理：活
一辈子不需要很多钱，三顿饭、一
张床足矣。 成为世界首富就是一
个数字游戏，是由别人去衡量的。
我觉得比尔·盖茨的名字留在世
界历史的轨迹当中， 首先不是以

“慈善家”的名字留痕的，而是企
业家。 就像我们回忆 100 年前的
钢铁大王洛克菲勒， 我们先说的
是他作为“钢铁大王”如何如何，
然后是他作为慈善家的身份所做
的一系列事情。 但假使他的企业
某一天消失了， 他曾经做过的公
益慈善留下的东西还在， 这是另
外一种价值和意义。 每个人有每
个人的抉择， 但是我依然认为比
尔·盖茨最伟大的贡献不在慈善，
在于之前他作为一个企业家改变
了人类，普及和使用电脑，且推动
和促进其不断衍生更多创新与功
能， 使得人们整个的工作方式随
之发生改变的贡献，这才是比尔·
盖茨最伟大的地方。

（下转 13 版）

眼前的白岩松比电视屏幕上清瘦不少，一身简单的黑色休闲装，一双轻便的黑色运动鞋，显得清爽而
自在。 出生于 1968 年的他，头发已经花白了不少，眼神中那份敏锐犀利未减，又平添许多从容与平和———
这是一个见证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许多关键时刻的新闻主持人，香港回归、三峡大坝截流、澳门回归、神
舟飞船发射等，或许正是这些大事件造就了一位专业严谨、经验老道、直觉亦超乎常人的白岩松。

在俗称“央视老楼”的北京市复兴路 11 号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办公区里，担任着公益组织理事、出
任过多个公益品牌形象大使的白岩松接受了《公益时报》记者的专访。

面对记者抛出的一个个问题，白岩松反应迅捷，几乎是不假思索就有了答案。 他语速极快，但绝不会
失了逻辑和层次；他时而质疑，但也一定会给出铿锵坚定的依据。 在采访中，他甚至会不加掩饰地说出一
句：“我当然知道我是对的。 ”

他为本来对的事情没有朝着他觉得应该去到的方向而颇感不快， 也对自己不喜欢的问题直接说
“不”，哪怕这种直愣愣硬生生的“回怼”让人有些小尴尬。 比如记者说起一些网友对中国企业家捐巨款给
海外高校颇有微词，白岩松表示自己不屑于在这个问题上多费口舌，他说：“我们的网友都如此狭隘吗？
是中国率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然如此，难道我们拥有了某种可能的时候，就不能捐给自己在国外
的母校吗？ 这种无聊的问题，我不用再多说了。 ”

白岩松认为， 未来中国公益组织能够涉足的领域远远大于现实想象， 他觉得将来单纯捐钱捐物的
“硬慈善”会逐渐弱化，更多的“软慈善”需求会逐渐衍生壮大。 比如当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因为
各种压力导致的心理障碍和心理疾患愈加趋于群体化， 如何纾解和减压也会成为公益组织项目开发和
探索的方向之一，不远的将来，公益可施展的空间是十分广阔的。

� � 白岩松与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院长王振耀 （网络配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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